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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中的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作品以主人公乌布

逊部女萨满乌布西奔的一生为主线，记述了她一生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以乌布西奔为代表的

群体英雄形象，集中体现了东海女真人英勇无畏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鲜明的渔猎文化特色

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大多分布于北方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

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和汉藏语系的藏族等民族中。在草原游牧民族中，英雄史诗的蕴藏量极为

宏富，分布尤为广泛，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这无疑与生活在这一地域内的少数民族的

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叶舒宪据此考察了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与文化

生态的关系，认为“英雄史诗的产生主要以游牧文化为现实土壤，游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民族、部落社会的大迁徙和由此引发的民族冲突与战争，构成了史诗叙述的基本题材，而战

争所必需的勇武精神和英雄品格，则自然成为这一类英雄史诗的共同主题。”淤应该说，这一

论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生成与流布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但对中

国渔猎民族的英雄史诗缺乏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在以渔猎为生的满—通古斯诸民族中，也曾经历过渔猎民族的英雄时代，英

雄史诗、英雄神话和英雄故事广为流传。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工作者

对三江水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赫哲人中流传的“伊玛堪”、小兴安岭山地原毕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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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乌布西奔妈妈》是一部流传于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中的英雄史

诗，构成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重要一环，并体现了鲜明的特点：阐扬了集体英雄

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表现了浓郁的渔猎文化特色；彰显了突出的女性崇拜观念。她

具有独特的传承方式和艺术表现形式，在世界史诗园林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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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叶舒宪：《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类型及文化生态》，《东方丛刊》199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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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鄂伦春人中传承的“摩苏昆”等英雄史诗进行科学采集和系统考察，论证了“伊玛堪”“摩

苏昆”的英雄史诗性和渔猎文化特色。然而，由于学术界对“伊玛堪”“摩苏昆”的史诗性质至

今尚未形成定论，其作品的数量、规模以及成熟程度与典型的英雄史诗相比，还有一定的差

距，致使学术界在考察英雄史诗生成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等问题时，对渔猎文化生态下英

雄史诗的生存形态重视不够。

《乌布西奔妈妈》描绘的东海女真诸部早期渔猎生产生活方式，与渔猎民族的实际生活

浑然一体，相互印证。渔猎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作品中都有体现，衣食住行自不待言，各种

生产生活用品也无一不来自渔猎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渔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适应自

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价值观念，在史诗中得以独到的表达。如尊重自然、敬畏

自然的理念，通贯全篇，并以突出的自然崇拜和生物崇拜的形式加以体现。在《乌布西奔妈

妈》中，山川森林、江河湖海都充满灵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尽显无遗。在《乌布西奔妈妈》中，猎

手和捕鱼能手成为勇士的标准之一，体现了渔猎民族的价值观。乌布西奔率族众进行的探海

活动，更集中体现了海洋渔猎民族勇于探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乌布西奔妈妈》反映了典型的渔猎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渔猎生态文化特色。整

个作品宛如一幅幅画卷，描绘了古代东海区域的自然生态景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渔猎民族

生产生活的画面。这种纯然的渔猎风情在世界各民族英雄史诗中实不多见。它不仅使《乌布

西奔妈妈》以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也使之成为满—通古斯民族英雄史诗的

典型代表，体现了它们的共性特征。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渔猎文化气息，展现了东海女真人的

渔猎生活景观和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风情，不愧为一部典型的渔猎民族的英雄史诗。

《乌布西奔妈妈》阐扬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乌布西奔妈妈》的主人公及众女英雄形象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品质，它成为史

诗作品的核心价值观，并被赋予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因此使作品迥异于西方英雄史诗的特

质。西方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固然具有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这些英雄史诗共同的品质，但在他

们身上也同样表现出个人主义倾向，《乌布西奔妈妈》与之大相径庭。

《乌布西奔妈妈》中的英雄形象不仅具英勇、顽强、执著、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更为可贵

的是，她们总是与人民站在一起，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了部落的群体利益和荣誉不惜牺牲生

命。这一点在主人公乌布西奔及其众弟子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瘟疫突发，灾难降临东海，

人们纷纷逃难之时，乌布西奔勇敢地站出来，亲自进山采药，发明适于时疫的验方，并走进疫

区，将自制药汤送到东海各部落民众的手中，全然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当部落战争发生时，

《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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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布西奔既是指挥员，又是一名战士；为了实现追找太阳之宫的执着追求和理想，乌布西奔

及其三位弟子先后牺牲，当危险来临时，她们首先想到的是集体和他人。乌布西奔一生奔波、

操劳，统一东海诸部，结束了战乱的年代，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既是东海人民的集体意

识，也是她毕生的追求，可以说，乌布西奔的思想与行为代表了东海女真人的普遍利益和愿

望。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在乌布西奔众女英雄身上得到集中的展现。

《乌布西奔妈妈》塑造的女神形象有突出的体现，不仅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映成辉，更

为主人公集体英雄形象提供了思想源泉。其中以乌鸦神最具代表性。乌鸦神本为来自天界的

古尔苔女神，是天宫大战时期的一位古老的创世神，“天地初开的时候，恶魔耶鲁里猖獗寰

宇，风暴、冰河、恶浪弥天，万物不能活命。阿布卡赫赫是宇宙万物之母，将太阳带到大地，将

月光送到宇内，让身边的众神女捏泥造万物，让身边的众神女用露气造谷物，让身边的众神

女用岩粉造山川，让身边的众神女用云水造溪河，才有了宇宙和世界。耶鲁里不甘失败，喷吐

冰雪覆盖宇宙，万物冻僵，遍地冰河流淌，阿布卡赫赫的忠实侍女古尔苔，受命取太阳光坠落

冰山，千辛万苦钻出冰山，取回神火温暖了土地。宇宙复苏，万物生机，古尔苔神女因在冰山

中，饥饿难耐，误吃耶鲁里吐出的乌草穗，含恨死去，化做黑鸟，周身变成没有太阳的颜色，黑

爪、壮嘴、号叫不息，奋飞世间山寨，巡夜传警，千年不惰，万年忠职。”淤古尔苔女神为了给人

间取太阳火，误食黑草，变成乌鸦，即使如此，仍终日为人间“巡夜传警”。乌鸦被满族先民奉

为灵禽，天性机敏，对灾异等具有极强的反应力，如遇伏兵、野兽、僵尸、烟火时，它能群鸣报

警。如发生山火，它能辨别火势，朝着与火蔓延相反的方向振翅高飞。史诗赋予乌鸦为人类

“巡夜传警”的伟大职能，体现了东海女真先民对乌鸦习性细微观察和认识。“这是对群体忠

诚的极致，寓含着对人类多么深沉、炽热的爱，实际上乌鸦女神是乌布西奔妈妈英雄主义的

象征，这种精神是萨满教中所寓含的人类文化的积极基因，是萨满教有悠长文化生命的根本

原因。”于乌布西奔以此教育弟子，要学乌鸦格格，为难而死，为难而生，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

的情怀和神话对主人公的深刻影响。

应该说，《乌布西奔妈妈》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

基础。渔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是适应维系群体生存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与其生

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渔猎民族的坚韧性格、尚武精神相结合，体现了满族及

其先民的心理特质。萨满教英雄崇拜哺育了满族及其先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精神追

求,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表现为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基质铸就了

淤 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注整理《乌布西奔妈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191页。

于 王宏刚：《萨满教英雄崇拜与北方民族的崛起》，郭淑云主编《萨满文化研究》第 1辑，长春：吉林大学

出版社，2007年，第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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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作品的精髓，使之有别于其他英雄史诗而独具风韵。

《乌布西奔妈妈》体现了浓郁的女性崇拜意识

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均为男性，高扬男性的阳刚之美和英雄气概。《乌布西奔妈妈》独辟蹊

径，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形象，展现其独具的英雄品质，而且创造了一大批勇敢、智

慧、富有创造性和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群。这种浓郁的女性崇拜色调与内涵，不仅使其在英

雄史诗的百花园中绽放异彩，即使在世界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亦实属少见，反映了满族

及其先民突出的女性崇拜意识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满族诸姓萨满教女神及其神话丰富多彩，这方面已有大量的资料披露，学术界也有较为

深入的研究淤，此不赘述。近期笔者参与整理与研究的东海女真人后裔吉林乌苏瓜尔佳氏萨

满文本于中，计有一百多位神灵，其中女性神占有很大比重。女神主要分为妈妈神（奶奶神）、

德德神（姨娘神）和格赫神（姑娘神）三种类型。

20世纪 30年代，吴纪贤在《吴氏我射库祭谱》中曾记载：“吾族公祭，均祭至高无上之母

亲神灵，神名之重之多，譬如兴安之树，不可数指也。”盂吉林省九台满族杨氏家族、珲春库雅

喇等原东海女真后裔至今仍保留祭祀“妈妈神”的习俗。《乌布西奔妈妈》及其他满族民间文

学作品体现的女性崇拜意识，正是以这种文化传统为土壤的。

《乌布西奔妈妈》的女性崇拜意识通贯作品的全篇，并全方位地渗透神界、人间和萨满

界，使女性成为作品的绝对主角，也成为其所表现的东海女真社会的主体。首先，作品以惊人

的想象力和卓异的创造力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女神神系。此神系由三个层级若干女神群组成，

二百余位职司明确的女神分属于不同的神群，各有统领，行使各自的职责。《乌布西奔妈妈》

虽是一部史诗作品，以世俗英雄的业迹为主线，但其对女神神系的构建可与满族创世神话

《天宫大战》相媲美，二者交相辉映，呈现了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一系的女神系列，蔚然壮观。神

系中的三位主神天母阿布卡赫赫、地母巴那吉额姆和星神卧勒多赫赫均为女性，所有善神也

全都是女性，树立了女性的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次，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乌布西奔的人物形象，散发着人性与神性交融、神圣与人本结

合的璀璨光辉。作品着力塑造了乌布西奔这样一位超凡的英雄人物，集各种优秀品质和多重

社会角色于一身。她以安天下，济苍生为使命，施德政，恤百姓，广教化，福泽东海诸部，是一

淤 参见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1990年；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沈阳：辽

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于 满族乌苏瓜尔佳氏萨满文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宋和平先生翻译，谨此致谢。

盂 该资料从富育光先生处获得，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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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殚精竭虑，勤政爱民的政治首领；她精谋略，长智取，创战法，善攻心，以德降敌，以智克敌，

常常以少胜多，不战而胜，是一位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军事统帅；她胸怀天下，广施仁德与

教化，通过经济、文化、医疗等多方面的交流，促进与周边部落与东海诸岛人民的友好往来，

将乌布逊的势力和影响扩向四方，是一位外交首领；她发明文字，创编舞蹈，创历法，定年号，

废陋习，建制度，是一位文化英雄；她尝百草，制药汤，创验方，发明瘟疫隔离法和医疗方术，

悬壶济世于东海一方，是一位良医。

在满族民间文学中，反映女性崇拜主题的作品可谓俯拾即是。《尼山萨满》以一位舍己救

人的女萨满为主人公；《天宫大战》以五彩缤纷的色调描绘了三百女神的神奇世界，她们开辟

宇宙，造人造物，建立宇宙秩序，开天地万物之始；《恩切布库》中明言：“女人是生命之源，女

人是生命之本。艾曼最敬重女人，形成良风，世代沿袭”。淤《东海窝集传》中的某些风俗更体现

了女尊男卑观念，如丹楚要先向自己的妻子请安，才能双双出来拜天。他嫁到女方后，必听候

女方的安排，履行一定义务，还必须忠于妻子。这些女性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尊崇女性观念的

表达，使乌布西奔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得以彰显。

毋庸置疑，《乌布西奔妈妈》以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手法，将东海女真人各种优秀品质集

于主人公一身，将她塑造成一位尽善尽美的“完人”。如果说乌布西奔的非凡身世和萨满身

份，使其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那么，她降临人间后建树的一系列卓著功勋，则进一步强化了

她的神性。可以说，作品的叙事过程就是对主人公神化的过程，是一个创造人间真神的过程。

不难看出，作品对乌布西奔形象的神化和圣化，凸显与强化了女性崇拜意识。

应该指出的是，乌布西奔只是作品中东海女真人女酋长、女萨满、女英雄的典型代表。作

品创造了多位女酋长、女萨满形象，如黄獐子部法吉凌的慈爱、勤政，乌布逊已故老酋长多罗

锦的宽厚、平和，乌布西奔萨满弟子乌布勒恩的聪明智慧，都尔根的沉着冷静，都尔沁三姐妹

的重情重义、富于牺牲等。乌布西奔及这些与之并行不悖、相映成辉的女性群体艺术形象，昭

示了《乌布西奔妈妈》尊崇女性，以女性为本位的思想内涵，在英雄史诗中具有独特的韵味和

风采。

《乌布西奔妈妈》的产生与传承方式独具一格

史诗传承不外乎口头传承、文本传承或两者兼备等形式。世界一些著名史诗大体都经历

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口头、书面文本并存的传承轨迹。因此，与民间文学其他体裁

相比，史诗的口头传承与文本传承的关系更为密切，二者相辅相成，并经过不断加工和修订，

淤 富育光讲述，王慧新整理《恩切布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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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多为活态史诗，许多史诗至今保持口头

演唱的传统，书面文本的形成较为晚近。

《乌布西奔妈妈》的产生与传承具有独特的轨迹，并呈现出鲜明的传承特点，即图画符号

文本与口承文本相结合；萨满讲唱与文人参与整理、传承相接续。

据史诗文本记载，《乌布西奔妈妈》得以流传于世，功归乌布西奔的三位萨满弟子特尔

沁、特尔滨和都尔芹及其弟子们。在三位萨满的倡导和主持下，用乌布西奔生前创下的图画

符号文字，将其事迹镌刻在锡霍特山德烟山洞窟中，创造了史诗最初的图画符号文本形式，

并开启了依图讲唱史诗的传统，使《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方式别具一格。

从传承的途径、主体和听众等因素考察，《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可分为两个时期，并呈

现出不同的传承特点。前期指东海女真人在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锡霍特山区原住地生活时

代，是《乌布西奔妈妈》形成与部落内部萨满传承时期。这一时期，《乌布西奔妈妈》的流传形

式既非完全保持口头传承的传统，亦非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而是以图画符号为依据，以萨

满讲唱的口传形式为传承方式，在族群内部传承，从而形成图画符号文本与口头传承相结合

的模式，二者相得益彰。作品的流传以及不断丰富，也是在部落内部由萨满实现的，即在定期

祭奠乌布西奔的仪式上，由萨满依镌刻在德烟山古洞中的图画符号唱诵，图画符号为萨满口

头传承提供了讲唱提纲，起到帮助记忆的作用；口头传承则在图画符号文本的基础上不断丰

富与完善。当时作品传承的语言只能是东海女真人的土著语言。

由此可见，锡霍特山时期的《乌布西奔妈妈》实质上是东海女真人祭祀祖先英雄的祭文，

主祭者萨满是以萨满教巫师的身份讲述部族英雄的业绩，受众则是部族族众，为祭祀仪式的

参祭者。这种传承特点彰显了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下作品的生成、传承特色及本质特征。

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性是《乌布西奔妈妈》的本质属性，至于文学性等皆为派生的属性。

《乌布西奔妈妈》流传的后期，其传承途径、传承主体及受众、传承语言与载体都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形成与前期迥异的传承特色。这种变化与特色的成因完全是由于外部力量导致

东海女真人后裔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人为地中断了史诗传承的传统，改变了史诗传承的轨

迹。

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染指东海女真人世代生息之地，并最终于

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 40万平方

公里的中国领土，使中俄两国疆域及被割占地区的居民发生重大变迁。随着中俄两国疆域发

生的剧变，东海女真人后裔原住地锡霍特山一带也被划入俄境。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使得

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几成定制的史诗传承传统被迫中断，从而使《乌布西奔妈妈》进入一个

《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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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传承时期。随着东海女真后裔内迁绥芬河、东宁等地，远离了原始洞穴的岩画母体，脱离

了原有的传承环境，《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模式和传承轨迹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并表现出

突出的特征：由原来的部族内向性传承，渐为外向性传承，并逐渐完成了由部落内部传承向

满族民间区域传承的演变，与此相适应，史诗的流传范围也突破了原有的地域，扩大到东北

相关满族地区；由萨满传承为主，转变为萨满传承与民间传承并行，并以满族文人传承为主

的局面；由原来的女真语、满语传唱，后因通晓满语的老萨满谢世和满语的渐次废弃，渐用汉

语讲唱；由原来的依洞穴符号讲唱，后因远离洞穴的岩画母体，造成记忆不详或有误，在传承

中形成一些变异故事。从体裁上看，既有说唱体，也有叙述体；从篇幅看，既有长篇，也有短制。

部落内迁与分离导致的史诗传播环境的改变，也使东海女真后裔固有的社会基础以及

史诗的传承人、受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均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基

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并形成特定的组织系统。然而，内迁后，

作为东海女真人“神圣经典”赖以存在的血缘组织和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被

打破，内迁部分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使《乌布西奔妈妈》自身发展的社会基础

受到破坏，传承人和受众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状态促使部族的文化记忆日渐走向衰

落，史诗传播的活态语境已不复存在。美国学者特里斯特拉姆·普·科芬在论及美国民间文学

时说：“民间文学好似树上的绿叶，海岸边的贝壳，把它从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采撷来，它就会

枯萎，失掉原来的美。只有在口耳相传的环境中，人们拿它交换着说和听，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置于凝固不变的形式中时，民间文学才繁荣昌盛。”淤这说明民间文学是活的文学，它和一切活

的生命物质一样，都生长在特定的环境里。山野里的鲜花，如果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环

境，就失去了原来的美，甚至枯萎。民间文学如果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

文化环境，也会枯萎，也会失去原来的美。《乌布西奔妈妈》活态语境的渐趋丧失，是满族社会

历史变迁和现代文明带来的结果，遗憾而无奈。

一般而言，民间文学作品大多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流传地区，构成其传播的基地。《乌布西

奔妈妈》随着东海女真人后裔内迁传入东北地区后，虽一度受到满、汉文人和满族族众的关

注和热爱，史诗的传承被置于一个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新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满族汉化进

程的加快，满语的逐渐废弃，《乌布西奔妈妈》在后期传承中，已经逐渐由原来的以民族语言

为基础转变为以汉语为主，间杂满语的新的传承机制。

19世纪下半叶到 20世纪上半叶，国土被沙俄鲸吞，故地丧失之痛，激发了内迁东北各

地东海女真后裔、满族族众以及包括汉族在内的诸民族的爱国情怀，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

淤 转引自潘定智《民间文学生态简论》，《思想战线》198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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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使史诗作品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对于东海女真后裔而言，《乌布西奔妈妈》成为他们寄托对

故乡、对祖先怀念之情，唤起与守护族群集体记忆的有效途径；对于满族族众来说，《乌布西

奔妈妈》成为凝聚族众，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方式；倾听、整理与讲唱史诗也成为东北各民族

爱国人士抒发痛失国土悲愤心情的渠道。这些无不彰显出《乌布西奔妈妈》在满族先民精神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特殊作用。正因如此，《乌布西奔妈妈》一度备

受满、汉等族文人的重视。文人参与作品的修订、整理，成为史诗后期传承的重要特征，对史

诗文本的最后定型和史诗流传范围的扩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乌布西奔妈妈》现有文本的形成，即是在上述背景下实现的。作品前后期传承特点的形

成，从根本上说是东海女真人的社会发展及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结果。这种独特的发展

道路也决定其所呈现的特色迥别于其他英雄史诗。

《乌布西奔妈妈》艺术表现形式别具特色

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一样，《乌布西奔妈妈》的叙事模式也是顺时结构。但作品

在情节结构、故事结局、主人公乌布西奔及其弟子的人生命运等方面，与其他英雄史诗不尽

相同，具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英雄史诗大多以主人公成功凯旋，欢庆胜利的“大团圆”结局，使英雄

人物的命运带有喜剧色彩。如《江格尔》中的英雄百战不死，最终保卫了宝木巴的安宁；格萨

尔从天界下凡，在人间建功立业，完成使命后被众神接回天界；在伊玛堪《香叟莫日根》中，也

是以英雄凯旋、娶妻，率众归故乡为结局，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在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中，只有《玛纳斯》是一部悲剧史诗。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它的英雄

人物的命运还是故事冲突，都充满了令人叹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基本特征。英雄的悲剧性，

主要表现在玛纳斯及其子孙、勇士等充满悲剧性的命运方面。一生英武过人的玛纳斯，没有

死在沙场，而是在欢庆宴上被偷袭的敌人杀害，这是一场由喜剧衍生的悲剧；失去了父汗玛

纳斯庇护的赛麦台依，险些被篡权的祖父和叔叔谋害。在巴卡依老人的协助下，他果敢地惩

罚了篡权者并报了杀父之仇，杀死了卡勒玛克人的首领吾昆尔。但是，这位盖世英雄却被他

的亲如手足的勇士坎巧绕阴谋杀害。”淤《乌布西奔妈妈》虽不同于《玛纳斯》具有典型的悲剧

性，但作品对主人公乌布西奔命运的安排，也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综观乌布西奔的一生可

谓悲喜交织。她既是一位成功者，一生征战无数，降服诸部，统一了东海女真诸部，受到族众

的钦敬和爱戴；同时，乌布西奔的一生也充满悲剧色彩，这一切主要来自她的非凡出身，她一

淤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 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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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信仰的恪守和对理想的追求。乌布西奔生下来即是一位哑女，其失声的原因，是在她作

为天界神灵被派至人间前，将喉咙声音留给了送日女神和托日女神，以便她们能够准确报

时；她的童年也充满苦难。

乌布西奔一生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个人生活并不美满。乌布西奔是一位情感极为丰富

的女性，重情重义。她一生得到几位男子的爱慕，对他们倾注了一腔深情。其中她与一位来自

外海的英俊男子琪尔扬考的感情至深至切。该男子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海潮冲到乌

布逊部落所在的海边。因其自幼无依无靠，相貌伟岸俊朗，加上来自遥远的外海，见多识广，

深得乌布西奔的疼爱，视为“海宝”。两人情投意合，深深相爱。为安抚琪尔扬考思乡之情，并

完成寻找太阳出升之地的夙愿，乌布西奔派亲信随琪尔扬考探海远航。在离别的日子里，乌

布西奔思念与焦虑相伴随，特举行隆重的海祭为之祈福。当得知琪尔扬考一行在海上失事的

噩耗，更是悲痛万分，“梦寐以求要找回心上人”。淤作品生动地刻画了乌布西奔重情痴情的一

面。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具有炽热情爱的女性来说，虽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却“都未能

入身而长逝，孑身一生”于，不能不令人叹息。

乌布西奔最终的命运也是以悲剧告终。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了寻找太阳出升的地

方，乌布西奔一生执着于探海事业，渡海逐日是她后半生的主要追求和终极目标。为此，乌布

西奔的爱人琪尔扬考和她的几位爱徒都先后死于探海途中，乌布西奔本人一生经过无数次

战争，为部族的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最后并不是死于征战，而是死于旨在寻找

日出之地的探海活动。可见，《乌布西奔妈妈》的悲剧性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和宗教色

彩，彰显了主人公乌布西奔一生富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精神

追求，体现了一种悲壮之美，取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英雄史诗的永恒魅力在于塑造一个个具有英雄气概、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体现一种崇

高与庄严美。《乌布西奔妈妈》构成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重要一环，在满—通古斯语族的英

雄史诗中尤具有代表性，并以鲜明的特点，在世界史诗园林中独树一帜。

本文系吉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

（郭淑云，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淤 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注整理《乌布西奔妈妈》，第 142页。

于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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